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谁也 料 想 不 到 ，在 这 山 重 水
复的 秦岭 深 处 ，竟 然 有 如 此 一 泓
天造 鬼 设 清 凌凌 的 秀 美 湖 泊 ；谁
也料想不到 ，这清澈秀美 的湖 泊 ，
还摊 上 一 个 诗 一 般迷人 的 名 字 一
一仙娥溪 ；谁 更 料 想 不 到 ，这仙
娥溪 不仅风 光 绝佳 ，使 人 一入其
境就如 醉 如痴 ，流连 而 忘归 路 ，
而且 还 有 那 么 多 的 人文景观和流
传久远 的优美故事 。

仙娥溪 ，位于陕南丹江上游 ，

离古老 的 商州 山 城仅只十数里之遥 。
仙娥溪何 以 得 名 ？来源 于 溪

畔上从汉代 以来就设立 的仙娥驿 ；
而仙 娥驿 又 因 为 背 靠 壁 立 千 仞 、
令人抬头 落 帽 的 仙 娥峰 。峰之所
以名 日 仙 娥 ，来源 于 一个 古 老而
美丽 的 传 说 。在 很久很 久 以 前 ，仙
娥驿 一 带是 一 眼望 不 透 的 丛 莽石
山，挡住 了 丹 江 向 东 的 去路 。水越
聚越 多 ，越 聚 越深 ，淹 没 了 沿 江不
少农 田 、庄 稼 。正 在 百 姓 愁 眉 难展
的当 儿 ，久居华 阴山中 的一位仙姑
云游 至 此 。这位美貌非凡名 叫 毛女
字玉 姜 的 当 年 秦 宫 宫 女 ，一 看 到
这种 情 况 ，急 唤来 巨 灵 神 ，用 天
斧劈 开 了 石 山 ，使 丹 江 水 从峡谷
缓缓 流 去 。老 百 姓 感 谢 毛女 仙姑
的大 恩大 德 ，便把 那被天 斧劈开
的石 壁 起 名 仙 娥 壁 ，把 石 壁 的 后
峰岭起 名 仙 娥峰 ，并 在 峰顶修庙
塑了仙娥女 神像 ，一年 四 季供俸 。
此后 ，地 以 人传 ，仙娥峰 下 的这
一湖泊便被呼为仙娥溪 了 。

美丽 的传说配 以美丽 的风光 ，
最能 引 人倾 心 。那 一 碧 湖 水和 万
树桃 花简 直 是 仙 娥溪 的 骄 傲 。湖
水清 的 惊 人 ，湖 上 的 游船轻 的 喜
人。人 坐船 上 ，船行 溪 中 ，倒影
印在 水 面 ，水 里 的 人 比船上 的 人
显得 更 有 神 韵 。商 州 的 年 轻人 爱
打扮 ，他们 每到 溪 中 游玩 ，必 精

心化妆 。游船缓 缓行
进在 水 面 上 ，年 轻 姑
娘便 把 头 伸 出 舱 外 ，
眯着 眼 儿 ，任 小 船悠
悠移 动 。于 是 ，船 头
盛开 一 朵 花 ，溪 中 亦
盛开 一 朵 花 。每 当 到
了这 个 时 候 ，那船动
得极 慢 ，老 半 天 时
晌，还 没 到 溪 的 尽
头。春 天 来 了 ，沿溪
两岸 的 山 坡坡 ，到处
是嫣 红 的 桃 花 。落 英
缤纷 ，彩 霞 万 朵 。据
当地 人 讲 ，这 里 的 桃
花，几 乎 和 溪 水 的 历
史一 样 长 久 。历 代 的
骚人 墨客 ，每 当 他们

抒写 仙娥溪 的 美 时 ，总是忘不 了
把桃花作 为 重 点对 象 。清 代诗人
许宸 诗 云 ：　“小桥流 水绿杨湾 ，
翡翠 浮 岚 山 外 山 ，胜地翻难成好
句，归 来 魂 绕 赤 霞 间，”简 直 把
游人 的 全 部 身 心 ，一 齐融进桃花
阵中 去 了 。实 际 上 ，现实 中 仙娥
溪畔 的 桃花 ，比 诗 人们 笔下 所写
的不 知 要 美 多 少 倍 。每 到桃花开
绽季 节 ，二十 多 里 的溪畔 山 路上 ，
到处 红 霞 飘拂 ，年 轻 的 姑 娘们走
进桃林 ，简 直 叫 人难 以分 辨 出 哪
一朵 是 桃花 ，哪 一 朵 是 人 面 。到
这时 ，你 才 会信服 古 人 说 的 “人
面桃花相 映红 ”是 多 么 的 恰切 ，
多么 的逼真 ！

仙娥 溪 之所 以 出 名 ，除 了 绿
水、桃花 ，还 因 为 它 的 水 畔 上 有
一座 古 代驿 站——仙娥驿 。远在
汉唐 年 间 ，京城 长 安通往大 东 南
的唯 一通道 。前 前后后 两千余年 ，
不知 道 有 多 少 达 宫 贵 人在这 里 歇
过脚 、喝 过 水 。据 不完全统 计 ，
仅唐代就有 张说 、张九龄 、李 白 、
韩愈 、白 居 易 等 著 名 文人 ，他们
中的 大 部 分人都为仙 娥驿 留 了 诗
文。有 一 个 叫 赵 嘏 的 诗 人 ，因 有
“ 残 星 几 点雁横塞 ，长笛 一 声人倚
楼”，人称 “赵倚楼”。他写 的 《仙娥
驿》诗 ，简直 可 以和 “倚 楼 诗 ”相 比
美：“翠 泾衣襟满 山 楼 ，竹 间溪水绕
床流 ；行 人 亦 羡 邮 亭 吏 ，生 问 此 中
亦白 头。”真 是 诗 情 画 意 ，袭 人摄
魄。可 惜 ，这座延续 了千 百 年 的 驿
站，因 久经兵马战乱 ，到临解放 ，只
剩下 几 间 破屋作为 民用 了 。至 于二
十年 前 商 州 人 民在 胭 脂 关 碥 下 面
筑起大坝 ，闸 住 了 丹 江 流 水 ，仙 娥
溪变 成硕大的湖 泊 ，这座 当 年 的驿
站和 门 前 的 大 路 ，全 都掉 进 水 中
央。只有那巍峨矗立 的仙娥峰告诉
人们 ，仙 娥 驿 就在 自 己 的脚 下 。此
情此景 ，又 为 游 人 平 添 了 几 分 幽
趣，使你禁不住思绪 神驰 ，绵 绵不 已 。

世人 都 说 商 州 的 姑 娘 漂 亮 ，
这是 千 真 万确 的 。特 别 是仙 娥溪
一带 的 山 村 姑娘个个 都像 画上 的
人儿 一 般 。有 人 说 那 是仙 娥女神
的灵 气所致 ，也 有 人 说 ，那是 因

为仙娥 溪胭 脂水 的 滋 润 。美 丽 无
比，唐 代 长 庆年 间 的 中 书 舍人韩
琮经过这里时 ，写了 如此一首 诗 ，

商山 驿路 几 经 过 ，未 到 仙娥见
谢娥 。红锦机 头抛 白 腕 ，绿 云 鬟
下送 横波 。佯 嗔 阿 母 留 宾 客 ，暗
为王孙换绮 罗 。碧涧 门 前一条水 ，
岂知 平 地有 山 河 。据 说 ，自 韩诗
一出 ，仙 娥 溪 畔 的 谢 娥店 里 ，路
人纷 纷 去 讨 水 喝 。其 实 ，名 为喝
水，实为一 睹谢娥的丰 采 。后来 ，
不知经 了 多 少年 ，多 少代 ，仙娥
驿不远 处 出 现 了 一 座 小巧 玲珑 的
谢娥庙 。庙 台 上 ，一 个 年 方 二八
的小 家 姑 娘 ，坐 在 织 机上 织 布 。
那眉 、那 眼 ，都 给 人 一 种极美 的
感受 。在 很 长 一 段 时 间 里 ，四 面
八方 的 女 子 ，都 要 在桃花开 时 来

谢娥庙 降 香 。人们 说 ，谁 要 能 摸 一
摸谢娥女神 的 手 ，双 手马上便能巧
绣山 花 ；谁 要 用 脸 贴 一 下 谢 娥 的
脸，这张脸马 上就会变得 如桃花那
样美 。时 间 长 了 ，那 泥 塑 的 女 神 脸
上，竟 然 沾 满 了 厚厚 一 层 紫粉 。谢
娥的 时代 ，像仙娥溪 的 流水毕竟 一
去不 复 返 了 。今 天 ，仙 娥 溪 一带新
一代 的 谢 娥们 ，再没有 必 要 “红 锦
机头抛 白 腕 ”了 ，而 是 有 的 进 了 工
厂，有 的 走进 课堂 ，有 的成 了 企业
家，有 的 成 了 种 田 能 手 。她们也不
需要 “佯 嗔 阿母 留 宾客 ”了 ，而是爱
谁就大胆地爱 。或挽手走进桃林深
处，或 双 双 坐进 溪 上 游 船 ，或随 心
爱之 人远走 高 飞 。但 有 一条 ，谢 娥
的娇 美 ，谢娥 的气 韵 ，谢娥的 风度 ，
却一 直 留 在 商州女 儿 身 上 。

听雄 鸡 一 唱 遍 寰 中 陈忠 志

诺贝 尔 ·路 遥
薛海春

路遥 英年早逝 ，舆论 哗 然 。我 不 是 作 家 ，
也写 不 了 文 章 ，只 是 愚 人常 爱 愚 想 ，不 知 为 什
么，当 我 想 起路 遥 ，就 想起 了 诺 贝 尔 。

诺贝 尔 是瑞 典 人 ，路遥 是 中 国 人 ；诺 贝 尔
生活 在 十 九 世 纪 ，路遥 生 活 在 二 十 世 纪 ；诺 贝
尔是化 学 家 ，路遥是 文 学 家 ；诺 贝 尔 青 少 年 时
期富 生 富 长 ，求 学 于 俄 国 、英 国 、法 国 、美 国 。
路遥 青 少 年 时期 饥寒 交 迫 ，就 读 于 中 国 西 部 黄
土高坡 的 小 学 、中 学 及 至 大 学 ；诺 贝 尔 从 事 炸
药研 究 ，研 究 成 功 了 多 种 炸 药 ，发 明 了 无 烟 火
药，发 明 了 雷 管 的 引 爆 ，开 办 了 十 五 家 炸 药 工
厂，成 为 巨 富 。路遥从 事 文 学 研 究 ，创 作 出 《惊
心动魄 的 一 幕》、　《在 困 难 的 日 子 里》、　《黄
叶在 秋 风 中 飘 落 》、《你怎 么 也 想 不 到 》、　《姐
姐的 爱 情》、　《人生》、　《平凡的 世界 》数 百

万字 的 作 品 ，却 连
抽烟 的 钱 都 给 济 不
上；诺 贝 尔 在 从 事
炸药 研 究 中 ，他 的
弟弟 被 炸 死 ，父 亲
炸成 重 伤 ，他 置 生 死 于 不 顾 ，依 旧 探 索 炸 药 之
迷。经过 几 百 次 的 反 复 试验 ，最 后 一 次 炸 药 大
爆炸 ，把他 炸 得 鲜血淋 漓 ，他 却 高 兴 地在 侬烟
中狂跳：“我 成 功 了 ，我 成 功 了 ”。路 遥 从 事
文学 研 究 中 ，饮 食 起 居 严 重 “错位”，不 顾妻
子，不顾孩 子 ，不 顾 医 生 和 一 切 人 的 劝 告 ，祈
祷老 天 ，给 他 生 命 的 力 量 ，　“折腾”三 年 写 完
了《人 生》，“流 放”六 年 写 完 了 《平 凡 的 世
界》，成 功之 后 ，饥 体麻 木 ，神经近 乎 错乱 ，
却心甘 情 愿 ：“死就 死 了 ”；诺 贝 尔 出 生 入 死 ，
奋斗 一 生 ，有 名 有 利 。但 在 临 死前 却 留 下 遗 嘱 ，
要求瑞 典政 府把 他 的 财 产 作 为 “诺 贝 尔 资金 ”
的基金 ，以 资鼓励 更 多 的 人 向 科 学 进 军 。路遥
在人生旅 途 中 ，历 尽艰 辛 ，仅仅 在 人世 间 四 十
三个春秋 ，摘取 了 中 国 最 高 文 学 大 奖 的 光 环 。
他的 作 品 轰 动 全 国 、流 传 世界 。他 带 走 了 时 代赋

于他 不 能逃避 的 责 任 ，留 下
了平 凡世界 里 人 生 的 永恒 。

愚人愚 想 ，诺 贝 尔 生 长
在发达 的 资 本 主 义 国 家 ，环
境条 件 自 然 丰 裕 ，可 政 府 并
不袖 手 旁 观 ，因 而 他 多 次 死
里逃 生 ，幸 运地 步 入 老年 ，
六十 三 岁 寿 终 ，价 值永存 ，
万世 传 颂 。路遥苦 于 度 于 初
级阶段 的 社会 主 义 祖 国 ，他

尊重 时 代 ，尊 重 社会 ，尊 重 国 家 ，自 立 、自 尊 、
自强 。可 惜 、平凡的 世界 不 那 么 爱 惜 不 那 么 尊
重这个平 凡 的 人 ，以 至 他四 十 三 岁 正 当 年 的 时
候，过早 地 离 开 了 人 间 。

诺贝 尔 死 后 ，瑞 典政 府依据他 的 遗 嘱 ，在
世界 范 围 内 设 立 了
物理 、化 学 、医 学 、
文学 、和 平 事 业 的
诺贝 尔 奖 ，每年在
诺贝 尔 的 逝世 日 十

二月 十 日 颂 发 。路遥 生 前 死 后 ，高 官 要 员 频 频
探望 。他 留 下 的 精神 产 品 车 装 船 载 ，在 日 本 、
法国 、英 国 、俄 国 等 不 同 肤 色 、不 同 语 言 的 国
度里 ，数 百 家 报刊 、电 台 、电 视转登抢 载 ，是
是非 非 ，纷 纷扬 扬 。可 他一 生 清 贫 ，身 无分文 ，
我担心 他 欠 下 的 债无 法偿还 。假如 ，早 几 年 中
国实 行 市 场经济机 制 ，他也开始 下 海 ，不 至 于
负债修 房 ，抽烟 缺钱 ；假如 ，早 几 年 他 背叛 父
亲“只 问 耕耘 ，不 求 收 获”的 教诲 ，趁 机 出 国 ，
捞取 外 快 ，也许 早 富 起 来 ，不 至 于 给女 儿 留 下
“ 空 白 ”的 爱 ；假如 ，早 几 年 组 织过 问 ，关 怀 ，
使其 稍 稍 休养 生息，或许他能好一 些 ，起 码 不
至于 英 年早 去 离 开 人 间 。

诺贝 尔 聪 明 ，路遥 “太 傻”。但 他是 中 国
一代知识 分 子 的 代 表 ，是 中 华 民族 的 脊 梁 。我
赞成 路遥 的 “傻 劲”。

刊头 设 计　王 洪 斌

本版 编 辑　杨 乾 坤

爆　竹
刘赤洲

奢望 淋 漓 渲 泄
追求惊 天 动 地
一次狂 热 的 呐 喊
瞬间 粉 身 碎 骨

忘记 总 是很快
反思 却 十 分遥远
追求 表 面 上 的 轰 轰 烈 烈
永恒 总 是 与 其 无缘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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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洞 （ 小小说 ）

王　煜

旅馆最 高一层 的垃圾洞 口
躲在厕所比较隐密的一角 ，象
一个方形的匣 子 ，口是 自 动开
合的钢板 。

建筑设计师的匠心独具 ，
使得初来乍到 的人很难找到垃
圾洞 。所以 ，到处乱倒垃圾却
成了一大隐患 ，弄得服务 员晕
头转向 ，刚打扫完的地面 ，一
会就有一堆果皮什
么的……

为此 ，服务 员
小李向 主管 卫生的
胖经理汇报了这 一
情况 ，胖经理说等
下周末开例会时大
家研究研究再说 。

谁知这 个不上纲上线的 问
题让胖经理给忘得一干 二 净 。

小李 心 里 很 不 是 滋 味 ，
于是 拿 出 自 己 平 时 舞 文 弄 墨
的本 事 ，到 附 近 建 筑 工 地搞
了一 点 红 漆 ，饱 蘸 一 笔 ，在
垃圾 洞 口 的 上 方 端 端 正 正 地
写了 三 个 鲜 红 的 大 字 “垃 圾

洞”。

不出所料 ，乱倒垃圾的现
象没有 了 ，小李为 自 己 的创举
而暗 自 高兴 。省下来的时间就
可以随便看看 电视啦 。

谁料 ，有 一天胖经理上完
厕所 ，在系裤带的一瞬间，“垃
圾洞 ”三个血红 的大字映入他
的眼帘 。他眯着眼睛细瞅 了 一

遍，“嗯”了 一声 ，摇摇晃晃
走了 出 去 。

不出一个小时 ，胖经理召
集了 紧急卫生整顿会 。

“ 这个你们都是搞卫生 的
嘛，嗯 ，你们只懂得搞地面卫
生，那么墙壁上 的卫生谁来搞
呢？俺？”胖经理威严地扫视
一周 。

服务 员们感到莫名其妙 。
胖经理接着又问 “垃圾洞上边
的字是 谁写的 ？这个动机是好
的，不过……”

“ 是我写的”小李怯怯地
回答 ，大伙的 目 光像聚光灯似
的射 向小李 。

“ 不 过 ，为 了 引 起 旅 客
的足 够 重 视 ，我 建 议 ，由 经

理助 理 起 草 一 个
本馆 卫 生 细 则 ，再
买一 桶 白 色 的 漆 ，
明天 上 午 由 我 执
笔，正 式给 垃圾 洞
起名……”胖经理
顿了 顿 文 说：“小

李的 字 写 得 还 蛮 好 的 吗 ？不
过红 色 有 点 太 刺 眼 ，白 色就
要柔 和 得 多 ，你 说 对 不 对 ，
小李？”

小李
激动地应
道经理
说的 是？


